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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卓长仁劫机案，因其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而震惊世界。
同时，由于当时中韩两国没有外交关系。
韩国一直被视为与中国敌对阵营的国家，因此。
中韩两国如何破解由劫机事件带来的外交难题，让被劫持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返回。
引起举世关注。
    本书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于”，通过对当年被劫飞机的机长和参与中韩谈判的主
要成员的口述实录，客观地记录了卓长仁劫机事件从案发、汉城谈判到结局的全过程，透露了许多真
实的细节，揭开了中韩外交破冰之旅的历史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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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仪轩，296号航班机长。
男，1940年生，辽宁人。
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
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队长。
后历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总飞行师、中国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
表、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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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案发1983年5月5日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新华社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天上午，一架中国民航
客机被武装暴徒安卫建等数人劫持，被迫于当日13时10分在南朝鲜汉城。
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降落。
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是今日上午10时40分由沈阳起飞去上海的。
春川机场在汉城东北约80公里。
据外电报道，这是美军的一个军事基地。
 据了解，这架客机载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
——1983年5月6日《人民日报》沈阳1983年5月5日，星期四。
早上6点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
早问的全国新闻节目。
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
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
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
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
安卫建是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
那么，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
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
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
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美制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消失！
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
姜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
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
上午9点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
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
10点整，案情被报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11点40分，市公安局向该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
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得逞的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口
述实录王仪轩，296号航班机长。
男，1940年生，辽宁人。
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
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
后曾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总飞行师、中国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
表、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
王仪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83年5月5号，那是我飞行生涯中，或者说是我一生经历中一个
非常特殊的日子。
那天。
我们要飞沈阳—上海—哈尔滨—上海—沈阳这个航斑．当然，航班号也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的—
—296，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
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三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我那时候是飞行大队长，同时也是教员，飞行的时候就是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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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航班的线路比较长，大概每星期飞一次。
那次我飞这个航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要考察我们的一个机长，他叫和长林。
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夜航，所以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
，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
296号航班原定是8点20分起飞的，但是我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
于是，我马上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
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我们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几个劫机犯非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大约10点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机组人员重新回到飞机上准备起飞。
我们正式起飞的时间是10点49分。
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其中有3名乘务员，另外6个人都在我们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的有
两个，我和和长林，还有两个领航员、一个报务员和一个机务人员。
我们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我们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
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我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
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他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六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
，一直在嘀嘀咕咕的。
”我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
准备好！
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
”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
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
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
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放了几个汽水瓶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武器。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我又嘱咐把门锁上。
正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们身后就有动静了——有人想要闯进驾驶舱。
就在这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我们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他们发现有情况的
话，马上赶到后舱按警报铃，我们前面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
我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他们就
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吧。
子弹落到了我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
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
其实驾驶舱的门是很薄的，就是普通的三合板，这主要是为了减轻飞机自身的重量。
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准备了，所以靠门的两个人一看到门被踢开了，马上就举起棒子和消防斧要打。
但是机舱里的空间太小了，棒子和消防斧都举不起来，人也施展不开。
劫机犯一看我们要打就开枪了，把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都打伤了。
我们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
我们驾驶舱里原来有六个人，现在四个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了我和和长林两个人。
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
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我和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
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
我们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因为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着陆。
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
没想到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我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148度！
汉城！
”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我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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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呀？
他有准备呀！
他懂行呀！
我当时就是这么个感觉。
这个人就是卓长仁。
后来我才知道，他果然比较懂行，因为他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
我们的飞机本来就在紧急下降，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俯冲
了。
劫机前我们在云上9000米，他这一推就到了云下。
在云下也看不见地面，因为海上有雾，全是雾。
这时候因为飞机在超速往下俯冲，速度太快了，飞机上的警报器就响了，警报灯也亮了，但是当时情
况太紧张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
等我最后反应过来的时候，一看飞机的高度已经很低了。
我大致算了一下，那时候每分钟的下降速度超过了6000英尺，因为显示下降率的表已经指到头了，也
就是说已经超过6000英尺了，究竟是7000英尺、8000英尺，还是更多已经不知道了。
我一看这种情况，赶快向上拉。
那时候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可能还剩3000多英尺、不到4000英尺的样子，而且拉的过程还需要几秒钟的
时间，因为向上拉的时候飞机不能直接就起来，还要继续下冲一段距离，所以，如果按这个距离计算
的话，飞机一直往下俯冲，还有十来秒钟就要下去了！
从9000米的高空这么快地冲下来，那人就全碎了，所以特别危险！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我们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卓长
仁他们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
”这句话我们东北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他们都在找我们，里面都叫乱了！
我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
卓长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我们和地面的联系。
这样一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应对了。
北京国家民航局总调度室。
这里是国家空中交通安全管制的神经中枢，它全天候监控着全国范围内所有跨地区的高空干线飞行，
并且控制着全国的飞行流量以及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
值班的雷达管制员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显示屏，一切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但是，11点20分左右，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罕见的异常情况：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信号若隐若现
，并且开始偏离航线。
雷达管制员没有迟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绢⋯⋯口述实录卢瑞龄，296号航班被劫
持后赴汉城谈判的中国民航工作组副组长。
男，汉族，1933年生，陕西人。
中共党员，时任国家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为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组成员。
后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国际司司长、中国驻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代表。
卢瑞龄：5月5号中午，我接到总调度室打来的电话，说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有可能碰到麻烦了
。
我那时是民航局内部反劫机领导小组的成员，根据有关规定，一旦发生了劫机事件，或者是怀疑发生
了劫机事件，我们立即就要赶到总调度室，并且马上将情况上报到国务院和中央，当时中央已经成立
了一个专门处理劫机事件的部门，叫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
当我赶到总调度室的时候，总调度正在雷达前观察情况。
那架飞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
地面人员一直在向机上喊话，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机组的答复。
那时候尊天上和地面的通信联络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虽然通话已经中断了，但是大家还不能立即断
定飞机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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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会儿，飞机从屏幕上消失了。
我们开始猜测，它可能发生意外了，因为叫机长叫不通，不一定是通讯出了问题，而是机长根本不能
回话。
我们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发现那架飞机的踪影。
大家越来越着急，开始多方联系，寻找飞机的下落。
但是和其他机场通话后得知，它既没有到上海去，也没有到境内的其他地方去，我们不得不考虑它飞
到境外的可能性。
我们分析了飞机的几种可能的去向，在渤海湾上空，它走的路线无非是日本、朝鲜和南朝鲜。
按照常理推断，如果飞机是飞往朝鲜的话，对方肯定会跟我们联系。
飞到日本的话，对方也应该跟我们联系。
可他们都毫无反应，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飞到了南朝鲜。
我当时是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根据分工，民航的对外事务主要由我负责。
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立即和南朝鲜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了，但是我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和南朝
鲜没有外交关系，两国的空中管制区域也没有联系——除非有什么飞机事先做出了安排，也就是大家
事先约定好了几点开始联络，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
怎么办？
情急之下，总调度室的一个副主任提醒我，让我看看是不是还保留着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名片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亚太地区国际民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南朝鲜代表一直积极地和我
们接触，虽然中国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可以接触的。
我很快就找到了名片，由于情况紧急，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没有事先请示的情况下，用我的
私人名义给金彻荣发了一份电报，问他，“我们有一架飞机失踪了，是不是在你们哪里？
”我当时想，如果请示民航局领导和中央领导的话，我们就会花费很多时间。
虽然296号航班飞往南朝鲜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但我们还是发了那样一份电报，并且开始焦急地等待
对方的答复。
296号航班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飞机终于重新恢复了平稳。
然而，驾驶舱里的局面已经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
此刻，卓长仁的手枪就顶在王仪轩的头部。
王仪轩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他只知道，接下去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在这段不确定的
时间里做出的决定。
同地面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他也不可能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他只能独自完成一个艰难的选择：是
和劫机者同归于尽，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
口述实录王仪轩：我们把飞机重新拉回到安全高度，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飞15度
，那是大连方向，我想首先争取到大连落地。
于是，我就趁着拐弯的时候让飞机掉了个头，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是没有多大
差别的，至少有的罗盘看上去差不多，因为飞机上有好几个罗盘嘛！
我们向北15度大约飞了一分钟，卓长仁就不干了，他说：“不对！
不对1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
”说这话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背后，而且拿枪不断地敲打着我。
我在右座，那是机长的位置，和长林在我左边，他身后也站着一个人。
我们身后还有三个人把着门，当时就是这种局面——他们五个人对我们两个人。
我们只好稍稍向东调整了一下飞行方向，但卓长仁还是不停地说：“不对！
不对！
往东飞！
继续往东飞！
往左改！
再改！
”我们又改了一点，我心里想，大连去不成了，就准备去丹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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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往丹东的方向又飞了一两分钟。
卓长仁发现方向还是不对，又说：“不行！
再改，再改，再往东边改！
”这样一改，就真是往东飞了。
往东飞就是对着朝鲜、平壤那个方向去了，我心想也行呀！
如果不得不出境的话，能飞到平壤落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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